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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馬
遷
在
《
史
記
》
中
傳
播
《
論
語
》
的
思
想
內
容
，
並
不
僅
僅

局
限
在
為
孔
子
師
徒
立
傳
，
而
是
貫
穿
於
《
史
記
》
全
篇
。
或
以
史
實

闡
釋
《
論
語
》
之
意
蘊
，
或
以
史
實
補
充
《
論
語
》
之
內
涵
，
或
以
史

實
證
明
《
論
語
》
之
先
見
。
諸
如
此
類
，
不
勝
枚
舉
。

例
如
﹁色
難
﹂
。
《
論
語
．
為
政
》
子
夏
問
孝
。
子
曰
：
﹁色
難

。
有
事
弟
子
服
其
勞
，
有
酒
食
先
生
饌
，
曾
是
以
為
孝
乎
？
﹂
孔
子
說

﹁色
難
﹂
，
是
什
麼
意
思
？
﹁色
難
﹂
這
兩
個
字
，
看
上
去
非
常
簡
單

，
時
過
境
遷
，
卻
不
易
理
解
，
因
此
歷
來
眾
說
紛
紜
。
錢
穆
說
：
﹁色

難
：
此
有
兩
解
。
一
，
難
在
承
望
父
母
之
顏
色
。
《
小
戴
記
．
曲
禮
》

有
云
：
﹃視
於
無
形
，
聽
於
無
聲
。
﹄
能
在
無
形
無
聲
中
體
會
得
父
母

之
意
，
始
是
孝
。
一
，
孝
子
奉
侍
父
母
，
以
能
和
顏
悅
色
為
難
。
《
小

戴
記
．
祭
義
》
有
云
：
﹃孝
子
之
有
深
愛
者
，
必
有
和
氣
。
有
和
氣
者

，
必
有
愉
色
。
有
愉
色
者
，
必
有
婉
容
。
﹄
人
之
面
色
，
即
其
內
心
之

真
情
流
露
，
色
難
仍
是
心
難
。
前
說
指
父
母
之
色
，
後
說
指
孝
子
之
色

。
既
是
問
孝
，
當
直
就
子
言
。
且
前
解
必
增
字
說
之
始
可
通
，
今
從
後

解
。
﹂
任
繼
愈
翻
譯
《
為
政
》
這
一
節
說
：
﹁子
夏
問
孝
，
孔
子
說
，

困
難
的
是
對
父
母
的
態
度
要
和
悅
親
切
，
光
知
道
代
替
父
母
做
事
，
有

酒
食
供
給
父
母
吃
，
還
算
不
得
孝
。
﹂
趙
清
慎
《
野
狐

集
》
則
將
﹁色
難
﹂
解
為
﹁危
難
﹂
。
這
些
解
釋
，
各

有
各
的
道
理
，
但
是
讀
者
讀
起
來
，
都
不
如
讀
《
史
記

》
來
得
明
白
。

司
馬
遷
兩
次
寫
到
﹁色
難
﹂
。
一
處
在
《
袁
盎
晁

錯
列
傳
》
：
淮
南
王
至
雍
，
病
死
，
聞
，
上
輟
食
，
哭

甚
哀
。
盎
入
，
頓
首
請
罪
。
上
曰
：
﹁以
不
用
公
言
至

此
。
﹂
盎
曰
：
﹁上
自
寬
，
此
往
事
，
豈
可
悔
哉
！
且

陛
下
有
高
世
之
行
者
三
，
此
不
足
以
毀
名
。
﹂
上
曰
：

﹁吾
高
世
行
三
者
何
事
？
﹂
盎
曰
：
﹁陛
下
居
代
時
，

太
后
嘗
病
，
三
年
，
陛
下
不
交
睫
，
不
解
衣
，
湯
藥
非

陛
下
口
所
嘗
弗
進
。
夫
曾
參
以
布

衣
猶
難
之
，
今
陛
下
親
以
王
者
修

之
，
過
曾
參
孝
遠
矣
…
…
﹂
漢
文

帝
即
位
之
前
，
他
的
母
親
病
了
。

三
年
之
內
，
他
目
不
交
睫
，
睡
不

解
衣
，
母
親
吃
的
湯
藥
他
不
親
口

嘗
過
之
後
，
不
肯
貿
然
讓
母
親
服

用
。
按
照
袁
盎
的
說
法
，
作
為
布
衣
之
士
的
曾
參
還
難

以
做
到
這
一
點
，
他
作
為
皇
子
卻
做
到
了
，
比
曾
參
還

孝
，
所
以
列
為
﹁高
世
之
行
﹂
第
一
項
。
一
天
兩
天

﹁不
交
睫
，
不
解
衣
﹂
，
幾
乎
所
有
人
都
能
夠
做
的
；

三
年
之
內
﹁不
交
睫
，
不
解
衣
﹂
，
只
有
漢
文
帝
這
個

人
做
到
了
。
沒
有
一
點
疲
勞
，
沒
有
一
點
鬆
懈
，
沒
有

一
絲
厭
煩
，
沒
有
一
句
怨
言
。
不
是
一
時
半
刻
的
和
顏

悅
色
，
不
是
有
口
無
心
的
噓
寒
問
暖
，
不
是
做
給
人
看

的
表
面
文
章
。
發
自
內
心
，
真
心
誠
意
任
勞
任
怨
地
照

顧
老
人
。
什
麼
叫
做
﹁色
難
﹂
？
這
就
叫
﹁色
難
﹂
。
《
袁
盎
晁
錯
列

傳
》
雖
然
沒
有
出
現
﹁色
難
﹂
這
兩
個
字
，
卻
很
容
易
讓
人
讀
懂
這
兩

個
字
。另

一
處
在
《
佞
幸
列
傳
》
：
文
帝
嘗
病
癰
，
鄧
通
常
為
帝
唶
吮
之

，
文
帝
不
樂
，
從
容
問
通
曰
：
﹁天
下
誰
最
愛
我
者
乎
？
﹂
通
曰
：

﹁宜
莫
如
太
子
。
﹂
太
子
入
問
病
，
文
帝
使
唶
癰
，
唶
癰
而
色
難
之
，

已
而
聞
鄧
通
常
為
帝
唶
吮
之
，
心
慚
，
由
此
怨
通
矣
。

《
佞
幸
列
傳
》
出
現
的
﹁色
難
﹂
這
兩
個
字
，
並
不
等
同
於
《
論

語
．
為
政
》
﹁色
難
﹂
二
字
。
《
佞
幸
列
傳
》
提
供
的
是
一
個
負
面
的

例
子
。
漢
文
帝
身
患
毒
瘡
，
鄧
通
經
常
為
他
吮
吸
患
處
。
唶
痛
﹁齰
﹂

，
音z é

，
意
為
吮
吸
。
文
帝
並
不
高
興
，
有
一
回
就
問
鄧
通
：
﹁天
下

誰
最
愛
我
呢
？
﹂
鄧
通
答
：
﹁應
該
是
太
子
。
﹂
等
到
太
子
進
宮
問
候

病
情
，
文
帝
要
他
吮
吸
患
處
的
時
候
，
太
子
卻
面
露
難
色
。
太
子
見
瘡

感
到
噁
心
，
應
該
說
是
正
常
人
的
正
常
反
應
。
皇
帝
忘
記
了
鄧
通
吮
瘡

為
的
是
固
寵
，
自
己
的
兒
子
卻
是
個
正
常
人
。
要
求
正
常
人
去
做
不
正

常
的
事
，
錯
在
自
己
，
不
在
兒
子
。
由
此
可
見
，
僅
僅
從
子
女
的
臉
色

去
判
斷
他
是
否
孝
，
十
之
八
九
不
大
靠
得
住
。

早就聽說，人一從
崗位上退下來，就會患
上一種難熬的 「退休初
期綜合症」。幸運的是
，我成功地躲過了這一
「劫」，從一開始，

「夕陽」就過得樂呵呵，結交新朋便是一
樂。

我與中國首任駐韓國大使、朝韓問題
專家張庭延，相識在三四十年前，相知則
在退休以後。他睿智、真誠、謙和，於我
而言，雖友實則師。張大使的外交生涯，
是從一九六二年秋 「初次走進西花廳」
（他一佳作的標題）開始的。西花廳──
在許多同胞心目中，等同於敬愛的周恩來
總理。他深情地講過四十八九年前的一件
往事，讓我好生感動。就在這個西花廳，
他第一次給周恩來總理宴請朝鮮貴賓當翻
譯。周總理一邊給客人夾菜，一邊也給他
夾，有幾次甚至還特意暫時中斷與外賓談
話，好讓這位年輕譯員能吃上幾口。這個
故事勾起了我對給這位中國總理當翻譯的
回憶。周總理在張大使和我心中，留下最
深記憶的，首先不是偉人那蓋世的業績，
而是他對人的愛，一種普世的大愛，正像
我女兒所說的那樣， 「總理的心中總是
『裝』着別人」。

江康與馬保奉兩位是外交部 「老禮賓
」。二十多年前，我與他們就認識，但不
是太熟。前年，寫戈爾巴喬夫訪華的文章
時，凡是涉及到禮賓接待方面的文字，都
分別請他們把關。江康打電話給我，提出
了十一條修改、補充意見，一一加以詳盡
說明，有好幾處還 「引經據典」，並向我
介紹了好多背景材料。通話時，他一口氣
講了五六十分鐘。馬保奉在三四頁紙上，

把修改、補充意見寫得密密麻麻的，還在文章正文兩側寫
滿了考證、批註。上述來話記錄和改稿本，是我的 「私家
珍藏」，作為一種 「特種美」特冊保存，既是感恩，又是
永留學習和欣賞。

劉念濱是我四年前結識的一位病友，地道工人出身，
退休前曾當過住宅工程監理。他年輕時，正好趕上 「文革
」，沒有受過高等教育，靠的是不可思議的刻苦，像海綿
那樣貪婪地吸取各種中外知識。有一次聊天時，他說自己
是個 「紅樓迷」，讓我隨意出三道 「紅樓題」，考考他能
否即時 「情景再現」。我出的第一、二道題是：焦大罵街
、元春省親時所說那番帶着暗諷的傷心話。他把原著着墨
不多的這兩個紅樓人物 「演」得惟妙惟肖！第三道題是黛
玉那首《葬花吟》。他一聽就樂滋滋地說： 「您可讓我撿
了個大便宜！這首《葬花吟》，我雖不敢說能倒背如流，
但也在大庭廣眾背誦了不知多少遍！」《葬花吟》可不是
一首絕句或七律那樣寥寥數語，而是一首長歌，共五十一
句，整整三百六十一個字！他帶着感情所背誦的珠璣字字
，把我又帶回到梅蘭芳當年唱這首 「大歌」和電視劇 「陳
曉旭版黛玉」葬花那種種情景。

還有一次，這位病友給我介紹京劇的流派和法國的著
名作家及其代表作，滔滔不絕。對於京劇的未來，他認為
大可不必過慮，說每種文藝形式自有其生─長─滅的過程
，稱不乏例子可尋。他以西方的音樂、繪畫為例，說這兩
種藝術形式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長期處於巔峰狀態，
二十世紀跌入低谷，乃歷史之必然。他特別推崇維克多．
雨果，說這位法國大文豪當年曾猛烈抨擊本國軍隊對圓明
園的掠奪，將其怒斥為 「法蘭西一大恥辱」，並告誡本國
同胞： 「搶來之物」遲早得歸還給中國。

兩年前，我結識了一位同鄉司徒雙，她是巴黎大學藝
術史博士。一得知她是個行家裡手，立即打電話請她給我
「掃盲」。她聽後哈哈大笑，說： 「『掃盲』可不敢當，

但 『掃盲』這兩個字，倒是讓我聽得出你心中有誠！」
司徒老師在家中 「雙祥閣」，粗線條地介紹古希臘雕

塑的 「古風」和 「古典」的代表作之後，便把話題轉到某
一宗教在中世紀對人性的壓抑和對藝術的扼殺上來。就這
樣，兩三千年的歐洲雕塑、繪畫史，便讓老師輕輕地勾勒
了出來。對於盧浮宮的 「鎮宮三寶」──米羅維納斯、勝
利女神和蒙娜麗莎，老師講得很細。維納斯的斷臂，勝利
女神的 「飛衣」，蒙娜麗莎眼角、嘴角所藏着那神秘的微
笑，讓我聽得入神。老師問我感覺如何，我反問她可否收
我當個學生。老師寫下法國Larousse大字典那一句著名的
開場白 「Je seme a tout veut 」（我願為所有想要耕作的
人播種）贈我。司徒老師有句口頭禪： 「與人分享己之所
得，乃己之福、己之樂。」老師教我藝術史，更教我做人
。在與幾乎人人恐懼不已的那種惡疾抗爭中，她不斷收穫
「最美麗的戰利品」──幸福。老師的文章寫得很有 「骨

」性，紙背上穿透着一種 「不死」的精神。文如其人，這
位從 「死神處逃生」的耄耋老人，讓那罕見的精氣神蕩滌
我的靈魂，在 「如何做人」這個大課題上，也無言地為我
「掃盲」。於我而言，這亦是一種愉悅與享受。

來到杭州，
天是霧濛濛的。
此時的杭州宛若
一位怕羞的少女
，故意戴上了一
層面紗，讓我們

這些遊人於影影綽綽中琢磨着她的模
樣，於是有了思量之苦，但也倍添想
像馳騁之樂。少了工筆畫的毫髮畢現
，多了山水畫的意境幽遠，正合我
意！

說起杭州給我的印象，我覺得杭
州首先是秀美的。這秀美體現在它的
一山、一水、一石、一木以及它所養
育的人之中。當你泛舟於煙波浩淼的
西湖，近觀溫潤如玉的湖水，遙望空
濛如剪影的遠山時；當你置身於重巒
疊翠的青山，看溪水長流，聽鳥語蟲
鳴時；當你一邊品着色、香、味、形
均稱一絕的龍井茶，一邊看到杭州姑
娘清純可掬、燦爛可人的笑臉時，你
不能不心曠神怡、人為其醉。而這秀
美之中又夾帶着一股靈氣，讓杭州有
了些許調皮，多了幾分聰慧。 「秀外
慧中」是對杭州再貼切不過的評價。
杭州，以其獨特的美 「秀」出了一個

別致的天地給世界看。
杭州是休閒的。它就是有這麼一種魔力，讓進入

城中的人不由自主地放慢生活的節奏，以一種平和、
親近自然、尊重人文的心態徜徉於湖光山色，打理着
日常生活。不大的城區中六百餘家茶樓的存在，從一
個側面證明着杭州人生活的優哉游哉。有人戲稱：
「杭州的茶樓比廁所還多。」當夜色降臨，每家茶樓

都亮起自家門前那一串串大紅的燈籠。於是，夜晚的
杭州城被一顆顆 「紅寶石」點綴着，顯得愈發嫵媚動
人。縱情於山水，高談闊論於茶樓，眼前是 「淡妝濃
抹總相宜」的西湖，耳畔是繞樑三日的越劇，好一個
東方休閒之都──杭州城！

杭州是厚重的。一部杭州史從兩千兩百年前（自
秦設縣治始）寫到了現在，記滿了滄桑。作為中國六
大古都之一，杭州城見證了幾多朝代榮辱興衰的歷史
，演繹了太多才子佳人、神仙鬼怪的故事傳說，留下
了無數文人雅士的精美詩篇，書寫了數不清的個人成
功傳奇。從千年古剎靈隱寺到祭奠忠骨的岳王廟，從
白娘子許仙的斷橋相會到梁山伯祝英台長橋上的十八
相送，從蘇東坡、白居易兩大文豪邊吟唱着千古絕句
邊建造起的蘇白二堤到蜚聲中外的西泠印社，從紅頂
商人胡雪巖到一代書畫大師吳昌碩……杭州，可謂處
處有歷史，舉目皆文化。走進杭州，你便走近了一位
智者。他雖飽經滄桑卻依舊鶴髮童顏。他捋着鬍鬚呷
着清茶笑呵呵地給你講着過去的故事，讓你在厚重的
歷史大書中去尋找一生的智慧……

杭州是富足的。絲綢之都，茶葉之府，魚米之鄉
……這些既是對杭州物產的讚美，也同時說明了杭州
的富饒。作為全國絲綢、茶葉的主要產地，杭州獲取
着古今 「絲綢之路」上的巨大財富，用 「人傑地靈，
物華天寶」打造着從古至今一直繁榮興盛的奇跡。當
我們走進龍井村，聽村委會主任說 「村子裡上千萬身
價的村民閉着眼睛都可以找到」時；當我們聽杭州人
說 「西湖邊上的樓房要四五萬每平米」時，我不由感
慨：杭州的富，名不虛傳！

河南的朋友說：人到安陽，
必嘗 「三寶」。 「三寶」者，河
南安陽地區三種傳統名吃：粉漿
飯、皮渣、血糕。

前不久，我們去安陽采風，
在一家飯店內親口嘗了一回 「三

寶」，算是圓了多年的饕餮夢。
粉漿飯是安陽人非常喜愛的傳統飯食，它是用綠

豆製作粉皮粉條後的餘汁，配以小米、黃豆、花生仁
、白菜、精鹽、豬油，混合熬製後，撒以葱花、香菜
等而成的一道主食。粉漿飯香醇濃郁、酸甜適口，不
僅可以飽腹，還有清熱敗火之效！提起粉漿飯，當地
流傳着一則傳說：很久以前，安陽大旱，百姓無水可
吃，只好以當地一家粉坊倒掉的廢料──粉漿做飯。

粉漿味酸，人們便加入小米、食鹽、野菜等一同熬製
，中原名吃 「粉漿飯」就這樣誕生了。饑荒年代，粉
漿飯是救命糧；現在則成了人們懷念過去、弘揚傳統
飲食文化的一道美味，安陽人驕傲地稱之為： 「名震
黃河三千里，味壓江南十二樓」！

在安陽民間，每逢重大節日或者招待貴賓遠朋，
筵席上都少不了一道美味──皮渣，謂之 「壓軸菜」
，可見它在安陽人眼中的地位和份量。皮渣是用粉條
配以海米、葱花、蒜片、薑末、豬油，加水攪拌蒸製
而成。烹製時可煎可燴，吃時兌以高湯、醬油、味精
、麻油、香菜等。皮渣外焦裡嫩，香氣誘人，吃到嘴
裡，妙不可言。

安陽出產蕎麥，當地人把蕎麥麵與豬血混合蒸糕
，這便是 「血糕」。血糕蒸熟放涼切片油炸，抹上蒜

泥即可食用。血糕端上桌來，清香撲鼻；那糕片，鮮
紅明艷，碼在盤中，如梅花綻放，又如日昇東海；吃
在嘴裡，焦脆有聲，齒間蒜香繚繞，回味無窮！相傳
清乾隆年間，安陽地區暴雨成災，田園受淹，官府發
放蕎麥種以度荒。

當地一王姓農民將蕎麵加入豬血蒸製成糕，油炸
後拌以蒜汁食用，發現味道甚美，便以賣血糕為業，
迅速發跡。於是，血糕便成為安陽地區的一道民間名
吃。

「曼衍山川環故國，開平歌吹沸高樓」。安陽，
一座在華夏文明史上呼吸了三千多年的城市，如今正
以 「三寶」美味而獲譽八方，遊客們在歆享 「安陽三
寶」的同時，也感受着來自殷商文明的遠古震撼與千
年古都文化的薰陶。

毛澤東一九三六年七月間對美國記
者埃德加．斯諾說： 「有三本書特別深
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
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
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
本馬克思主義的書……」

「五四」運動後，新文化運動在中國大地興起，一些
進步報刊開始介紹《共產黨宣言》，但只是翻譯一些章節
或片斷，讀者自然不過癮，翹首盼待完整的中譯本《共產
黨宣言》問世。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陳望道，擔起了歷史的
重任。陳望道是浙江省義烏人，早年畢業於金華中學，一
九一五年初東渡日本留學，先後在東洋大學、早稻田大學
、中央大學等校學習文學、哲學、法律。其間受日本社會
主義者河上肇、山川均等薰陶啟發，開始閱讀馬克思學說
，嚮往中國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一九一五年五月，陳望道學成回國，應邀在杭州擔任
浙江第一師範國文教員。時正值 「五四」運動方興，他與
進步教員夏丏尊等大張旗鼓宣傳新文化，倡用白話文，支
持學生反對封建家庭專制，由此遭到反動當局迫害，不得
不離開浙江第一師範。

一九二○年三月間，陳望道接到了上海《民國日報》
主編邵力子來信，大意謂，《星期評論》主持人戴季陶，
請他去滬上相商翻譯《共產黨宣言》事。

戴季陶早年留學日本時，購買了日文版《共產黨宣言
》，曾試圖將它譯成中文，因感有相當難度而卻步。而今
打算請人譯出，就在《星期評論》上連載，卻一時未有合
適的人選，便請黨內同志、《民國日報》主編邵力子物色
推薦，並提出了翻譯此書的三個條件：一是熟悉馬克思學
說；二是精通德、英、日三種外語中的一種；三是有相當
水平的語言文學素養。

邵力子想到了浙江同鄉陳望道，原來陳望道常為《民

國日報》及其《覺悟》副刊撰稿，文學功底不同凡響，又
精通日語，留學東洋時就已熟讀馬克思主義書籍，完全可
以勝任。於是推薦給戴季陶，打包票說： 「能承擔此任者
，非杭州陳望道莫屬！」

陳望道留日時就讀過日文版《共產黨宣言》，出於對
馬克思主義的崇敬與信仰，又深感這本書於建設共產世界
巨大的鼓舞和推動作用，故而欣然應承。

當下由戴季陶提供了日文本《共產黨宣言》，為達精
確翻譯，請在上海的陳獨秀出面，從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
李大釗處借來了《共產黨宣言》的英文本，以資對照。

不日，陳望道回到浙江義烏縣城西分水塘村老家，開
始了《共產黨宣言》的翻譯。

慮及浙江在軍閥盧永祥統治下，民生不安，常有鄉長
保長警察之類下鄉亂闖撈油水，故翻譯《共產黨宣言》務
須絕對保密。陳望道靈機一動，把翻譯處設在矮小僻靜的
柴房裡，裡邊放兩條板櫈，擱上一塊鋪板當作寫字枱。白
天靠着窗口透進來的亮光，或而默讀日文本，或而揮筆書
寫，或對照英文本，晚上則封閉窗口，點上煤油燈繼續。

南方山區的春天，夜裡依然寒氣襲人，加之坐的時間
長了，手腳冰冷至發麻痠疼。陳望道毫不介意，為使譯文
準確符合原意，時時刻刻聚精會神斟詞酌句，一絲不苟，
曾留下了一段 「吃墨」的感人佳話。

為了專心致志譯書，陳望道吃的喝的都是由母親專送
的。一天送來糉子給兒子當點心充飢，外加一碟紅糖。過
了一陣，母親來取碗筷，驚奇地發現兒子滿嘴烏黑，紅糖
卻原封未動。老人家愛憐又有帶幾分生氣： 「吃完啦，這
糖甜不甜呀？」陳望道仍渾然不覺，頭也不抬： 「甜，真
甜。」

經歷了一個多月夜以繼日，至四月底，陳望道完成了
《共產黨宣言》的翻譯，於五月中旬趕往上海交卷。

好事多磨。正當《共產黨宣言》要在《星期評論》上

連載時，因刊物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學說，引起租界當
局的注意，暗中截留各處寄來的書報信件，又沒收編輯部
寄予各地讀者的雜誌，雜誌被迫停刊，也就不能連載《共
產黨宣言》了。

陳望道在上海往訪了原浙江第一師範學生、早期馬克
思主義者俞秀松，談到了翻譯《共產黨宣言》及刊載擱淺
事。其時，中國共產黨創建人之一的陳獨秀，正在上海與
李漢俊、俞秀松等組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當從俞秀松口
中得悉陳望道來滬及其原由後，熱情邀請他參加了馬克思
主義研究會。

陳望道萌生了一個想法，就由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出版
《共產黨宣言》，名實相符，遂在六月下旬託俞秀松將
《共產黨宣言》譯本轉交給陳獨秀。

陳獨秀本就感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基礎薄弱，至今
連馬克思的《資本論》都沒有中文譯本，故而極表歡迎。
他馬上把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連同日文、英文
版交給李漢俊校閱。

李漢俊中國共產黨創建者中的學者型人物，堪稱馬克
思主義理論家，通曉日、英、德、法四國外語。他認真仔
細一一校正修改後，再交陳獨秀審閱。

陳望道按兩人的修改意見，作了定稿。
一九二○年八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建立，陳望道是

其中的一個。小組成立後的任務之一，是宣傳馬克思主義
，重要一項，便是出版《共產黨宣言》。

上海的中外反動勢力，對 「共產主義的幽靈」既怕又
恨，豈容《共產黨宣言》公開印刷發行？陳獨秀於是在辣
斐德路（今復興中路）成裕里開設了 「又新」秘密印刷所
，負責承印《共產黨宣言》。

八月中旬，中譯本《共產黨宣言》一千冊印成，豎排
版，小三十二開，封面上印有水紅色馬克思半身坐像，肖
像上端有 「共產黨宣言」五個大字，下面有 「馬格斯安格
爾斯合著」、 「陳望道譯」。

《共產黨宣言》中譯本一經出版，便不脛而走，廣為
流傳，第一版一千本很快銷售一空，九月間再印一千冊又
供不應求， 「共產主義的幽靈」，由歐洲遊蕩來了中國。

陳望道功不可沒，被美譽為 「傳播《共產黨宣言》千
秋巨筆」，魯迅也讚賞有加： 「望道把這本書譯出來，對
中國做了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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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
蛋
。
所
以
徐

懋
庸
說
：
﹁當
時
我
很
富
，
生
活
過
得
很
舒
服
。
﹂

抗
日
戰
爭
期
間
，
為
什
麼
會
有
那
麼
多
的
知
識
分
子
，
衝
破
重

重
阻
力
，
從
四
面
八
方
滙
聚
延
安
？
﹁四
大
怪
人
﹂
的
故
事
，
就
是

一
個
最
好
的
答
案
。
要
想
建
功
立
業
，
就
得
廣
攬
人
才
；
要
想
用
人

之
長
，
就
得
容
人
之
短
。
中
國
共
產
黨
九
十
年
的
光
輝
歷
程
，
留
下

了
很
多
的
精
神
財
富
。
尊
重
、
愛
護
和
包
容
人
才
，
就
是
其
中
一
條

珍
貴
的
歷
史
經
驗
。

司馬遷解􀎠色難􀎡 王向東

結
交
新
朋
是
一
樂

李
景
賢

陳望道譯《共產黨宣言》
陸茂清

安
陽
﹁三
寶
﹂

錢
國
宏

延安􀎠四大怪人􀎡 汪金友

杭
州
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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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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